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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6月26日，吴征镒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昆明殡仪馆举行。随着沉重忧婉的哀乐响起，我

才真正感到吴老驾鹤西去了，但吴老的言谈仍萦绕于耳际，回忆起来，记忆犹新，细微之处，点滴

之间彰显出吴老的高尚品格和宽广胸怀。

我爷爷是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职工，与吴老有着深厚的友谊。我作为一个在中科院昆

明分院工作了20余年的晚辈，从晚辈的角度去看吴老的为人，难以忘怀，特别是一些我亲身经历、

深受教育的往事，回想起来仍然感动不已。

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。与吴老近距离接触只有一次。那是1991年某天的一个傍晚，我当时在昆

明植物所植化室当数据录入员，那天下班准备去赶交通车，路上见一位老人正一瘸一拐缓慢地向前

走着，手里还拎着一个装满书的提包，从身影中我便一眼认出他是久闻大名的吴老先生，我便上前

对他说：“吴爷爷，我帮你拎包吧！”吴老迟疑了一下，问我：“你是谁呀？”我一边接过吴老的

包，一边回答说：“我是袁宪周的孙女袁红。”没想到吴老认识我的爷爷，我很是激动。说真的，

对于我爷爷，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，爷爷当年随蔡希陶先生十八把砍刀开创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，

后在文革期间去世，当时我还很小，且不在爷爷身边，对他的记忆也是从长辈口中认识的。所以当

吴老说袁师傅的园艺做得很好，是个很好的人时，我突然觉得他也是我的爷爷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拎

这么多书，老先生平静地说每天都得学习。这短短几分钟的偶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先生不仅

博学多才，被誉为植物学泰斗，在国内外有着崇高的威望，而且他都还要每天坚持学习，又如此地

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，深深触动了我。后来我参加了成人高考，开始了更深入的学习，并在以后的

工作中始终坚持努力学习、以诚心待人，这些都与吴老的影响分不开。

海纳百川，宽容大度。吴老于1979年至1984年期间，曾任昆明分院副院长、院长，查阅这段

时间的档案时找到了一份1981年的简报：《吴征镒同志对云南热带植物所当前工作的意见》。文中

写道：“鉴于蔡希陶同志在病中，无法继续指导热带植物所工作，所里希望吴征镒同志今后对热带

植物所的科研和培干工作直接指导、把关。吴征镒同志表示，为了把热带植物研究这一已经开拓的

事业坚持下去，他本人尽管年事已高（当年65岁），任务繁重，也愿勉为其难，尽可能做一点工

作。并对该所当前工作谈了如下的意见：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转折时期，看来所里上下思想有些混

乱，说明目前所里工作进退两难恐怕不妥，……热植所建园建所二十一年，披荆斩棘，克服了不少

困难，已打下相当基础，现在蔡老病了，不能人存政举、人亡政废，大家要把这番事业继承下来，

党和国家给予蔡老的荣誉，不要看成只是给予他个人的，也是给予大家的，我们有人当有名英雄，

有人当无名英雄，都是英雄……‘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’，要认真做扎实的工作。总之，要团结起

来，同心协力，振奋革命精神，充分利用已有条件，发挥优势，把科研工作搞上去，把所办好。”

一篇普通的简报却如实记录了吴老海纳百川，把科学事业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宽广胸襟。

甘于奉献，不求索取。记得一天在昆明分院见到一把很破旧的竹编椅，正感到奇怪：现在哪

点滴之处见品格
——深切追忆吴征镒院士

袁　红

（1972～），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，业务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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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还有这么破旧的竹编椅？暗自思忖之际，同事说，这是吴老的座椅。听后我大为震惊，吴老这么

有威望的人，可生活上却是如此的简朴，一心只为自己的科学事业，不计较生活上的物质享受。这

件事再一次教育了我。此外，吴老生前对青年人的成长也始终是言传身教，关怀备至。他曾经对年

轻弟子这样说:“我的能力有限，人生不过几十年，诸位还要获得比我们更长的时间，取得更大的

成就。年轻的科学工作者，一定要在比我们遇到的还要艰难的路上去攀登，我愿意提供肩膀做垫脚

石。”可见，吴老对年轻人的关怀和期待，也看到了吴老低调做人、甘于奉献、不求索取的精神境

界。

作为一个一家三代都是科学院人的晚辈，吴老的大气为人、低调行事、生活简朴、活到老学到

老的精神品德一直教育和鞭策着我。在追忆吴老的特殊日子里，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一生为人

做事的品德，严谨治学的态度和爱岗敬业的精神，吴老的高风亮节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，激励

我们做好工作。

永远怀念您，我敬爱的吴爷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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